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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的蛙声
□章礼荣

我家老屋

很久没有听到青蛙的叫声了，

不知怎的，今年小区里的蛙声叫得

特别响。每当夜幕降临，小池塘就

开始萌动了。先是听到“咚”“咚”似

乎小石头落水的声音，接着发出了

“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青蛙叫

声。顿时，小池塘成了青蛙们的歌

剧院，笙歌鼎沸，仿佛在演奏一曲曲

自然的交响乐⋯⋯

蛙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还有

一种亲切感。因为，我出生在农村，

从小听惯了蛙叫的声音。青蛙又是

农民的好朋友，它能帮助农民消灭

庄稼害虫，是我们的保护对象。我

还能叫出不同蛙类的名称，分辨出

青蛙和泽蛙的叫声。这不是夸口，

我在台农读书时，选修过“蛙类”这

门课。青蛙个体较大，背部、头部、

腿部青色并带有花纹；泽蛙个小，除

腹部白色外，全身灰褐色。上世纪

七十年代末，我和武义的小梁同学

在永康县病虫测报站进行了为期四

个月的实习。在高级农艺师朱惠清

的带领下，专门研究过青蛙的生长

发育。有趣的是，我在一次解剖一

只大肚子青蛙时，发现胃里有一条

筷子大小的花蛇，此事让我记忆深

刻，永生难忘。

那时候，县病虫测报站就在南园

畈。周遭种满了水稻和小麦，良种

场、沈宅畈、南园畈连在一起，绿油油

的一大片，足有飞机场这般大。一丘

丘，一垄垄，齐整整，平展展，铺就在

江南的大地上。随着季节变化，大片

的嫩绿、深绿、墨绿，变成了嫩黄、深

黄、金黄，美不胜收。西北边的不远

处就是永康江，它像一条柔滑的绸

缎，飘带似的镶嵌在县城南面，清澈

的江水徐徐向西流动，汇入钱江水

系。江边的柳树在春风吹拂下，冒出

了鲜嫩的绿牙，长长的枝条宛若姑娘

们的秀发随风飘逸。

五月下旬是麦收的季节，燕子陆

陆续续从南方飞了回来，呢喃絮语，

舒展矫健的双翼，盘旋于蓝蓝的天

空，尽情地追逐嬉戏，展示出变幻多

姿的春景。麦收过后，人们开始犁田

插秧。那时，居住在麦田泥块下的蛙

们，成群结队跳了出来，“叽里呱啦”

叫个不停，似乎向人们诉说搬新家的

苦恼。

青蛙对环境要求很高，要是不

适合它的生长条件，它们就会离你

远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世界

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城市

迅速扩张，整片整片良田湮灭在钢

筋水泥丛林之中，一栋栋高楼、一个

个小区、一条条街道被城市所接

纳。永康是经济发达的工业重地，

小工厂、小作坊塞满了全域的每个

角落，大小汽车充斥每条道路。在

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自然环境受

到了破坏。鸟儿少了，青蛙少了，大

小河流中的鱼儿也少了，空气质量

差了，给人们的健康亮出了一道道

红牌。这一切，我们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痛在骨里。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

则文明兴”的理念，在环境治理上下

了铁的决心，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

明显效果：离我们远去的鸟类、蛙类

等动物渐渐回到我们身边；天空比前

几年蓝了许多；漫步江边闻到的臭水

腥味明显减少。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一片。”青蛙回来了，鸟儿回来了，

蜻蜓也回来了，这是好兆头。我们

坚信，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生态

治理作为事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

的大事来抓，再过几年，永康的水

会更清，天会更蓝，青蛙的叫声会

更加响亮，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会

更加美好。

我家老屋

在小村的中央

朝西排屋中连着的二间

人住靠南的这间

那间做厨房猪舍且养鸡鸭鹅

屋前有宽长通道

叫大明堂

下雨天

屋外大雨

屋内小雨

这时候

兄妹几个便会帮着

集合家里的盆盆罐罐

让它们布起阵来

迎接着漏落的雨水

我出生在这老屋

渐渐长大

看着父母早出晚归节俭持家

常听母慈父爱的教导

享受玩耍童趣

还有写起作业时的卖乖

最高兴的是父亲讲个民间大话

这就是我儿时的家

简陋破旧的老屋

却支撑起了家的栋梁

老屋

是祖传给我父亲的

历经

黄泥地换水泥地的大变化

告别煤油灯用上了电灯电视

老屋依然

孙辈们见过哈哈一笑

爷爷老家破破烂烂的

挂在了嘴边

每每回村

总会颇有兴致地去瞧一瞧

我家老屋

□嗣林

我的第一位校对员的学历为小

学未毕业，准确地说，他只读了四年

书。他热情得让人不忍拒绝，然而他

的修改意见却总让我哭笑不得。

我的新书初稿，他有许多句子看

不懂。有一次，他看到我一篇文章里

有“华发”一词，就一口咬定“华”这个字

错了。我只能苦笑一下。我心想，一

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的人，恐

怕是不知道“通假字”之类的知识。

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短文在某

刊物上，就兴冲冲地把刊物交给他

看。他看完后对文中提到的“我家失

火后把房子搬到了‘大坡河’边”这一

句表达了深深的不满。他说，明明是

搬到了“学堂洼儿”，怎么能说是“大坡

河”呢？他还试图撺掇母亲一起说服

我：“菊仙，你说是不是‘学堂洼儿’嘛？”

母亲不愿听他唠叨，只说：“啥子‘学堂

洼儿’喔，有啥子必要整那么清楚？”

我的想法和母亲差不多。写作

不是允许虚构吗？又不是写学术论

文，内容大多来自真实的生活就行

了，哪有必要考究得那么严谨？他不

乐意了，嘟嘟囔囔地说：“你这个写

法，忽悠外地人还可以，我们生产队

的看到不说你乱写呀？”我的文字咋

个可能被生产队的人看到呢？我嘴

上喔喔喔，却大不以为然。

第二天，他把文稿交给我。几乎

每一页纸上都画上了一些小圆圈。

我一翻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汗涔

涔而下。一些明显的错误当真被我

忽略了——“走近”写成了“走进”，

“鸭蛋”写成了“鸡蛋”“风谷机”写成

了“丰谷机”⋯⋯这样的文稿若面世，

是会闹笑话的。

他走过来，轻轻地说：“你看看这

里有没有问题？”他指着十万公里的

“十”字说，“依照你文中的数字，算下

来并不到十万公里，而且我‘跑邮路

（当邮递员）’三年也跑不到十万公里，

不真实！”他居然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

我文字的错误，而且一语中的！这次，

我羞红了脸。他建议道：“你写成‘几

万公里’不就准确了？”我只得立即拿

出红笔修改错误之处。他还指出，当

兵的回家继续务农叫“退伍”不叫“复

员”；煎药一般只煎四道，说六七道明

显太虚假了；称秤是用右手提秤，左手

移动秤砣而不是相反。他还说：“懂秤

的要说你是‘黄帮（外行）’喔！”我羞愧

到无地自容了。他说得不无道理，既

然这是一本散文集，写的又都是自己

的生活经历，是应该保证文字的真实

的，我忙点头称是。

第三天，他又交给我他修改后的

文稿。我把他每一处用铅笔圈过的

地方都读得很仔细。我仔细思考有

没有修改的必要，需要改的，我立即

用红笔改掉；不需要改的，我也不准

备擦掉任何一处圈点，那是他用心留

下的痕迹。

有机会了，我应该把我的第一位

校对员写进我的小书中，因为，他教

给我一个道理——做事要用心！

我的第一位校对员
□宋扬

我以为：为人者，自当胸怀仁义

看天下，爱洒一腔任平生。

爱是一种温暖，一种给人幸福感

觉的精神力量。生而为人，我们要像

王尔德说的那样，爱己而让人生浪

漫；也要像孟子说的那样，爱人而让

仁满世间。

只爱自己，那叫自私；先爱己再

爱人，那是错爱。只爱人不爱己，那

是大爱；既爱己又爱人，那是兼爱。

自私者沉迷于自己的种种欲望

不能自拔，这是小我，可得一时愉悦，

却早晚会因自私而遭冷落，沦为孤家

寡人。若人人自私，人与人之间还何

来关怀与温暖？若人人自私，社会必

将是利欲与冷酷横行。

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似乎合情合

理，其实不然，什么时候自爱才是终

点？这种界限依据难定，何况强调先

后，就意味着以自爱优先，难免陷于

自私。我们完全可以自爱与爱人同

时进行，捐助无需万贯，略尽一番心

意即可；帮助无需惊天动地，有时也

就是举手之劳。给口渴者一杯水，扶

跌倒者站起身，帮拉车者搭把手，无

一不是人世间最美最真的风景。

心中无我而只有他人的爱，是大

爱。有大爱的人，必是国家与民族的

脊梁。屈原心系楚国，以一死而明爱

国之志；释迦牟尼舍身饲虎，以一命

而证佛家大道⋯⋯正是这种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这种浑然

忘我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才让他们

得以屹立人生之巅，终成就千秋伟

业。

爱自己，也爱别人，是为兼爱。爱

自己是善待自己，可以让生活美好，让

身心愉悦幸福。爱别人是种情怀，是奉

献精神的体现。我们可以在爱人中享

受助人为乐的成就感。爱人者，人恒爱

之，当这种相互作用的力量可以彼此呼

应共振相生时，世界必将因此而绚丽多

彩，社会也将因此而温馨常在。

也许我等凡人，做不到仰之弥高

的大爱，但以兼爱之心善待自己与他

人，人生，又何尝不会一路芳华？

我深信：爱应当此时，施之人心

暖。若向天下顾，幸福可永传。

爱洒一腔任平生
□冯国久

镜中的张枣
□苏波

多年前的他写过一首镜中

那里的梅花落满了南山

后来他去了镜子里面

新鲜的花冢起伏着他的呼吸

他在一间空教室里布置着修辞和诗歌

屈原的裙带牵挂着他的衣袂

而披挂整齐的老虎走向黎明的边界

后续的跫音消失在织毯针刺的迷幻中

川湘两地的方言浸渍着你，零度的词语

图宾根的床榻安放着异国的睡眠

诗歌是无法完成的方程式，那虚无的高山

而美味，是词语的加速器，火锅的暗语

我端详着一面镜子，时间的层理

它映现出世间万象，和后面幽深的张枣


